
白鹭山庄谋杀案

一

5月12日，星期五，下午4时，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行驶在去白鹭园的路上。

从重庆城区往白市驿方向车行四十分钟，有一座山峦环抱的丘陵村落，名叫三多桥村。许多年以来，这个零散、偏僻的村落，不显山不显水地存在着，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没有多少人想知道。村里的人外出，都声称自己是白市驿镇人，因为许多人都知道白市驿。原先的重庆机场就在白市驿，蒋介石到重庆时修建的。也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村里人外出，不再说是白市驿镇人，而说是白鹭园的人，这是因为现如今，白鹭园要比白市驿声名赫赫。

白鹭园出名，得益于白鹭。

村子里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竹节粗壮，竹叶厚阔。也许是水土的缘故，也许是民风纯朴的缘故，在这片得天独厚的竹林里栖息着数万只白鹭。白鹭白天出外觅食，傍晚便从四面八方飞回竹林栖息。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白鹭与三多桥的村民相安无事，视彼为邻。

也不知道从何年月开始，重庆兴起农家乐。大抵都市生活的喧嚣、浮躁，还有不怎么干净的空气，不怎么干净的水源，以及不怎么干净的形形色色的人，让人想起了农家的悠闲，田野的清秀，于是纷至沓来地涌向山村，呼朋携友地闯进农家，纯正的井水豆花，熏烤地道的老腊肉，新鲜的农家菜蔬，以及闻名遐迩的白市驿板鸭，让人留连忘返。最惬意的是用度不大，一个人二十元钱，可以吃农家两顿饭。二十元钱在城里能有多大用途？

来的人多了，村民也就回过味了。于是争相盖起了小楼，辟出几间做客房。只要搞得干净一点儿，上厕所方便一点儿，再购置一套音响设备，准备好几张桌子，几副麻将，就可以坐等客人上门了。

第一次到白鹭村享受农家乐的城里人，到了傍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农家乐与众不同。别处有的这里应有尽有，可是这里的白鹭，漫山遍野的白鹭别处却没有，在一抹淡淡的晚霞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回旋归巣的鹭群，心境自然而悠静。

第一个人回城里一说，不用多久，满城皆知。一时间，到白鹭园游玩，成为一种时尚。

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人动起了脑筋。大家一商议，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先修路，得让汽车进得来，再修山门，挂牌”白鹭园”。既是园，就想当然要收门票，也不多收，一人两元。家家都把自家的门面修缮一新，也得起个名，什么庄，什么院，什么寨的，只要不重名就成。然后像人家城里公园一般，大门口也画张导游图，把各家的位置，名称都标示到上面。

如此一来，来的人就更多，更频繁了。

一个诸葛亮，顶不过三个臭皮匠。大家再商议，不行，得修一座高级一点儿的山庄，于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村子里最高一处山陵上修建了一座山庄。城里人看过后，说不错，顶得上城里的三星级了。管他多少级，多少星的，只要有人住，只要有钱赚。

那辆白色轿车目的的，就是白鹭山庄。

这辆车是重庆市国土局的工作用车，驾驶员也是市国土局的司机。但车上的三位乘客，却都不是市国土局的工作人员。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长得精瘦，瘦得削肩，露骨，瘦得眼睛奇大。他名叫瞿奇，四十出头，涪陵县国土局局长。坐在后排座上的是一男一女。男的矮胖，年龄与矍奇相仿，名叫张威，万县国土局的副局长。女的三十六、七，名叫王若珍，长寿县国土局的副局长。

张威与王若珍坐在后排座位上，并不是出于对瞿奇的尊重，而是便于缠绵，两人相拥而坐，全无顾忌。司机不知怎么想，倒是瞿奇心生异样感觉。起先，瞿奇避免看倒车镜，看了心里不舒服，那种怀揣动兔似的不舒服。于是他索兴闭上了眼假寐，可是张威和王若珍看不出来瞿奇不舒服，后来竟然动静越搞越大。

瞿奇眼睛没有睁开，心里却骂起了娘：真是一对狗男女。

张威与王若珍一年前同在长寿县国土局当副局长，后来因为两人关系不正常，两家人矛盾不断，张威这才主动请调到老家万县当副局长。这次到市里来是专程为市国土局局长祁梅过生日的。借此机会与王若珍一聚，自是迫不及待了。矍奇是到市里办事，被祁梅留下来。本来说好一齐赴白鹭山庄，可祁梅临时有事，便安排车子先送这三位到白鹭山庄住一晚。张威与王若水巴心不得，瞿奇却苦不堪言。

瞿奇到市局办事，不是一般的事，而是大事急事。几天前市局下了文，中央与市里联合成立了一个审计组，准备对沿江各县移民资金的使用情况做一次核查。瞿奇慌了神儿，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到市里找祁梅局长。只要她答应了，瞿奇就算是平安无事了。

可是见到祁梅以后，该说的还没有说，就被安排上了车，到什么园子过夜？他睡得着吗？但事已如此，只好等祁梅明天来以后再说了。

明天的事情明天做吧，可眼下瞿奇容不得后座两个人再荒唐下去了，他故意清了清嗓门，坐直了身子，头没转但声音大得足以让车内所有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张局长，这次到市里来，没带夫人呀？”

张威一振，顺势坐直了说：”瞿局长不也没带夫人吗？”

“我带不带都一样。”

张威充满敌意地说：”你别着急，今晚不会让你一个人过的。”

瞿奇闻言心里不安逸，扭转脖子盯着张威问：”你这话什么意思？”

王若珍开腔说：”老张的意思，今晚会安排瞿局长过得壮烈，安逸。”话音刚落，后座两人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瞿奇从他们的笑声中听出足够的淫荡和奚落，立时脸胀得通红。 他扭转回脖子，双目正视车子前方，一字一顿地往外吐着字：”该天黑做的事，不要在白天做，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吗。”

开车的人心里突突地跳，心想战争即将爆发，万一三位打起来如何是好？再怎么着，这三位可都是领导干部，成何体统？其实张威与王若珍的事，整个国土系统无人不晓，但是如今国土系统掌门人祁梅就是从长寿调上来的，没有人愿意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得罪祁梅，于是谁都知道，谁都不提。可要是在车里发生冲突，没准儿祁梅会怪罪于开车的。正在他犹豫着该如何劝解时，车里的三个人都安静下来，一直到目的的，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白鹭山庄空荡荡的。

空闲，不是客源不好，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晚上，市国土局把整个山庄都包下来了。若不是祁梅临时有事，这会儿也许就是人声鼎沸，车马如流了。

白鹭山庄不大，统共就是二十几间客房，一律朝向白鹭栖息的竹林。经理问怎么住？司机说，祁局长说，安排客人住套间。经理看着三位东看西望的客人，问，怎么安排呀？只有两个套间？司机凑近经理说，你把套间的位置指给他们看就行了，怎么住他们自己安排，你不要管那么多。经理明白了，市里常有人到这里来，什么没见过？

司机安排好三个人的食宿，便开车回返市里去了。

二

五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左右，由十几辆高级轿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赴白鹭山庄。

车内的人，大都是重庆市各部局的政要，身份显赫，权重人威。这么多大人物齐赴白鹭山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周末休假，而是专程为祁梅过生日的。知道内情的人心里有数，这次来的人，许多人与祁梅没有很深的交往，甚至有的人就不认识祁梅。但为什么一齐来凑趣，答案很简单，与祁梅同乘一车的，是市委组织部部长闻达。

闻达与祁梅是老相识了，多少年前，两人就是长寿知青点的战友，据当时的人说，两人还曾有一段若明若暗的恋情。尽管后来没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两人关系一直亲密无间。

闻达后来娶的是当时组织部长的女儿，而祁梅一直未曾结婚。闻达当上组织部的处长后，就将祁梅调到长寿国土局。及至闻达坐上了副部长的位置，祁梅自然也就成了县国土局的局长。闻达越往上走，祁梅也越往上跟，一直跟到市国土局的局长。

这一行人抵达白鹭山庄时，差二十分钟十点。祁梅下车后对迎上前来的山庄经理说：”昨晚的客人呢？”

“还没有起床。”

祁梅脸沉了下来。声音放低却声色俱厉地说：”去把他们叫起来。象什么样子，这么多市里的领导来了， 他们还在睡大觉。”说完便招呼客人先四处转转，活动一下手脚。

经理慌忙喊一位服务小姐去叫醒套间的客人。小姐去了不多久，又面现恐怖地跑出来，哆哆嗦嗦地说”经理，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有人在套间里上吊了。”

经理闻言，一下子楞住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祁梅在旁一听，忙对经理说”先不要声张。你去招呼客人，刚好市公安局的刘副局长也来了，我找他一起去看看。”

祁梅找到刘副局长，耳语了几句，便在服务小姐的引领下匆匆往山庄里面走。庭院里的客人大都没有察觉到什么，都只当是还没有安排妥善。

三人到了套间门口，门已经敞开。从外面一眼就能看见吊起来的一具尸体，刘局长疾步冲了进去， 证实人已经死亡，又疾步退了出来。招呼服务小姐说：”去喊几个人把这守起来，谁也不准进。”

小姐刚要走，又被祁梅拦住问：”还有两个人呢？”

“就在隔壁的套间里。”

刘局长惊讶地问：”还有两个人？”

祁梅急了，连忙让小姐用钥匙把另外一个套间打开，发现又是两具死尸。

山庄的保安守在出事房间的门口，保护现场。

刘副局长迅即向局里通报。

祁梅向闻达述说了发现的情况，然后请来客离开了山庄。闻达劝祁梅一起回去，说是把这里交给刘副局长就行了。祁梅说，死的人都是国土系统的人，自己得留下来，与刘副局长一起等待刑警队的现场勘察人员。

祁梅送走了客人，回到山庄的前台，见刘局长在打电话，语气有些急躁。

“我再说一遍， 无论如何要让文静来，她手里的案子可以放一放吗？什么？重要不重要？三个国土局的局长死了，你说重要不重要？行了行了，你就告诉文静，就说是我要她来的， 就说我命令她来的。”说罢，气未平顺地撂下了电话。转过身来见祁梅站在身边，气冲冲地说：”现在有的人办事，总是分不清楚主次。”

“文静是谁？”

“她是刑警队负责大要案的警官。”

“我好像听说过， 是个女的吧，上次友谊商店珠宝抢劫案就是她负责的吧，破得挺精彩。”

“她破的案子都够精彩的。”

“除了她再没别人了吗？好象她手里还有案子？”

“其实人倒是有。不过文静用起来顺手。她手里的案子可以交给别人。”

“老刘呀， 你得给我调精兵强将啊，否则我不好交待。你看，这三个人都是来给我过生的，怎么就都死了呢？”

“祁局长，你先别急，一会儿人来了再说吧。”

“文静业务素质到底怎么样？”

“怎么说呢？见到人你就知道了。”

祁梅见到文静时，感觉并没有像刘副局长说得那么精彩。身材匀称，秀美，要是再高一点儿，像模特，不像警官，不仅身材不像，就是气质，容貌，以及言行举止都不像是警官，像什么呢？像幼儿园的老师，那种说话慢声慢气，极有耐心，极有爱心，充满活力，又充满怜惜的老师。虽则如此，祁梅相信文静破案富有传奇色彩，因为她体察到文静身上唤发出来的一种职业性特征，使人压迫，使人局促，使人莫名其妙不敢擅说擅动。而且祁梅隐隐感觉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与文静相似或相类，到底是什么，祁梅想不出来。

刘局长把祁梅介绍给文静，文静礼节性地点了点头，随后问刘局长现场勘察情况，听说还在进行时，文静这才问祁梅：”死者肯定是国土系统的人吗？”

祁梅极不习惯这种连称呼都没有的问话，她不高兴地说：”这个不用查。”

“祁局长每年过生日，各区县的领导都会来吗？”

“我可没有你想象得那么阵势。”

“那么说死者不是专程来重庆的？”

“两个是，另外一个不是。”

文静微微一笑，说：”祁局长，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祁梅也觉得不能再绕了，否则让文静觉得自己太小家子气了。于是口气缓合地把前后情况述说了一遍。由于张威与王若珍都是自己在长寿时的老部下，所以他们是专程到重庆为祁梅贺生日的。瞿奇是到重庆办事，是被祁梅留下来的。本来昨天一道来，但祁梅临时有事才改的期。

“您昨天一定是非办不可的事情吧？”

祁梅又不高兴了，但文静是负责调查的警官，所以祁梅还是照实回答了。其实也简单，市领导宴请外商，祁梅坐陪。从先公后私的原则出发，只有把自己生日的事往后放了。但那三位已经到重庆了，自然祁梅派车先送他们到白鹭山庄玩一晚上。后面的情况文静都知道了。

文静低头想了想，说是要到现场看看，与刘局长和祁梅打了招呼后就走了。祁梅望着文静的背影说：”你们这位女警官是不是怀疑我呀？”

刘副局长笑起来了， “怎么会呢？她连现场都没有看到，还来不及怀疑，再说了，怀疑谁也怀疑不到祁大局长身上呀。”

“可是你听她问话的口气？”

“对不起， 这可能是职业性的。其实文静见到领导不会来巴结那一套儿，她见到我们几个头，说活都是直往直来。”

“你估计文静多长时间能破案？”

“若是不复杂的话，今天下午就会有结果。”

“这么快？你过于乐观吧？”

祁梅的怀疑应验了。

文静遇到了难题。

刘局长临走时问文静怎么办？文静说她准备在白鹭山庄住一晚上，刘局长一惊，明白案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碍于祁梅在一旁，也不好多问，于是说：”这样吧，我先和祁局长回去，然后再请杜局长回来听你的汇报。先让白市驿派出所的人配合你初查吧。”

“那也好，我正好要等法医的尸检报告。”

三

无论从现场哪个角度看，死去的三个人都像是自杀。

出事的两个套间，也是白鹭山庄仅有的两个套间，都在二楼的最西头，两间套房毗邻。顶头的是张威与王若珍住，相邻的是瞿奇一个独住。服务小姐最先敲的就是瞿奇的房间。敲了许久没人应答，小姐便用身上的钥匙打开了门。第一眼所见便是吊着的尸体。文静进入时，尸体已经被放下来，勘察人员指着天花板上风扇钩子说，绳子就是拴在那上头的。套间二间房，外间摆着几张雕木沙发，一套音响。里间两张卧床。文静注意到，里外两屋的天花板上都有风扇吊钩，问经理，经理说原先打算安吊扇的，后来房间安了空调，吊钩也就闲置在那里，谁想到会出事呢？瞿奇没有选择里屋的吊钩，而是选择外间的吊钩，出于什么心理，文静目前想不出来。而里间外间，天花板的高度是一致的，无所谓里还是外。但从拴系绳索的便利来看，显然里间要比外间便利得多。里间的吊钩位置，垂直到地，正是两张床间隔过道的正中。由于天花板不高，人站在床上手就能摸到吊钩，拴好绳索后，把头套进活结圈里，像是悠荡梯一样住空道处一悠，脚就够不着地了。外间则多一道手续。现场勘察人员说，死者脚旁有一只无靠背的凳子，也就是宾馆标间里常塞在写字台底下的那种。可能的情形是：瞿奇从写字台底下搬出凳子，搬到风扇吊钩底下，但不是正对吊钩，而是稍斜，人站在凳子上拴好绳索，头套进后，住正中一悠，活结越勒越紧，紧到人断了气。

绳子是尼龙绳，经理肯定地说，白鹭山庄没有这样的绳。

张威与王若珍是服毒。

张威与王若珍的房间与瞿奇住的房间布局相同，摆设也相同。但两个人死在卧室，却不是外间。法医初步断定是服毒死的，但怎么服下毒，法医说无法断定。卧室地板上找到两只茶杯的碎片，看情形似乎是死者服下毒后，在痛苦的挣扎中掉落在地板上摔碎的。从茶杯碎片散落的位置与面积上看，可能服毒时两人相对而坐，即各坐在自己的床上，相互面对。在两人的手机包里发现两只一模一样的小瓶子，形状像是医院盛装药物的小瓶子。里面残存的白色粉末，法医认定是砒霜。卧室地板上有水渍，这可能说明，死者是把砒霜溶解在茶水中服下的。

这两名死者的死亡时间与瞿奇大致相同， 都是在昨晚11点到凌晨6点之间。更确切的时间，法医说尸检后再最后确定。

无论是瞿奇的房间还是张威与王若珍的房间，都没有发现外人强行进入的痕迹，也没有打斗，施暴的痕迹。据昨天二楼值班的服务小姐讲，昨晚她最后见到三名死者是在晚上10点40分左右。由于整座山庄只有这三位客人，服务小姐10点40分时，先后进入过死者的房间，询问有什么需要办的事，并明言若没有，她想到一楼去打麻将。进瞿奇房间时，瞿奇正在看电视。没有说活，仅是点了点头。进张威与王若珍的房间时，王若珍像是刚刚洗完澡，正在上晚妆，没有见张威的人，但王若珍听完小姐的话后，曾冲着洗澡间喊张威，说服务小姐问还有什么事？张威在洗脸间里说，看开水还有没有？服务小姐提了提两个暖水瓶。发现都是满的，这才走出了房间。其后她锁好了二楼的走廊门，来到一楼门厅总值班室，和两个保安，另外一个服务小姐开始打麻将，一直打到早晨六点。这期间，没有人上楼。

没有外人进入，假如张威与王若珍也没有进入过瞿奇的房间，瞿奇也没有进入过张威，王若珍的房间，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这三个人出于某种尚未得知的动机，分别在自己的房间，采用不同的方式自杀身亡。

假如真是这样，警方就没有立案调查的必要，文静也自然没有继续住在白鹭山庄的必要了。事发现场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经理这样想，他是想尽快了结，尽快开门营业。服务人员这样想，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把麻烦惹上身。祁梅也这样想，想尽快平息此事，避免扩散开来，不管怎么样，让别人听起来，她这个局长总还是尴尬。所以她听说文静还没有离开白鹭山庄时，就请闻达出面作公安局领导的工作，以影响不好为由，要警方尽快认定案情性质。

刘副局长打电话问文静，文静说，你再给我一晚上的时间，明天早晨我给你准确答复。刘副局长同意了。

文静决定当晚就住在瞿奇死亡的房间。

文静感觉现在就认定三个人死于自杀，为时尚早。尽管没有外人进入山庄的迹象，但毕竟有可能是三个人自相残杀。目前的关键是，文静要在明天天亮以前，寻找出支撑这一可能的证据，并用证据说服局领导决定立案侦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静必须身临其境，才可能寻找出证据，或者是站得住脚的假设。

文静想先从瞿奇入手。因为假如能够断定瞿奇不是自杀，立案的依据就有了，反之，假如先从张威，王若珍入手，即使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无法认定瞿奇的死亡真相。因为张威，王若珍是两个人，两个人就比瞿奇一个人多几种可能。只要立案，再复杂的案情，都有希望理出头绪出来。

文静坐在雕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吊钩，一步步的推断。

瞿奇自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与另外两个死者有关的自杀，另一种是无关的自杀。有关的自杀，即有可能先用施毒的方式毒杀另外两人后自己上吊自尽。其实这就是谋杀。若是谋杀，立案的论据也就成立了。所以文静想集中精力看看第二种可能，也就是与另外两人无关的自杀。

自杀，一般都是在精神走到一个极端，面临崩溃的时候采取的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而当一个人真正如此时，总会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些征兆。很难想象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无缘无故地突然想到自尽身亡。

瞿奇到白鹭山庄纯属偶然。

他到重庆办事，正逢祁梅要办生日，就此留下来凑趣。假如他到重庆之前已有自杀之心，那应该有所准备，就是说应该对自杀的方式有所准备。事先的准备不太像是上吊，因为他不知道会住在白鹭山庄，也不知道白鹭山庄房间里还保存有空闲的风扇吊钩。一般宾馆的房间里都没有这个有碍观瞻的风扇吊钩了。按他的身份而言，若在重庆住宿，至少会选择星级宾馆。换句话说，事先的准备，不太可能选择上吊的方式。其他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服药或服毒，但他身上没有找到。也许他选择了其他的方式。但是，那条置他于死地的绳索又该如何解释呢？山庄经理说，那不是山庄的，确实，在宾馆里找一条那样的绳索并非易事。

文静发现了矛盾。

假如那条绳索是他带来的，就是说他事先就打算上吊，可是一根绳子在宾馆里派不上用场。假如那条绳索不是他带来的，而且也不是就地在山庄找到的，那么就是别人拿来的。瞿奇住在山庄里，谁会拿绳索给他呢？给他干什么用呢？正常用途的可能微乎其微，那么就是非正常的用途。其实只要绳索不是他自己拿来的，谋杀的可能就存在。

再看死前的征兆。

瞿奇进入山庄之前的言行，只有明天再查。下午吃饭时，文静仔细询问过山庄的人，大家都说瞿奇表现正常，而且看上去挺高兴的。甚至在晚饭餐桌上，瞿奇还谈笑风生，讲了许多浑笑话。服务员最后看见瞿奇，是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瞿奇在看电视。看得投入，看得安宁，这与自杀前心情烦躁，懊丧极不一致。这时距离他死亡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了。

瞿奇没有事先准备自杀的迹象。

那么会不会是随机性的呢？人有时会这样，突然什么事想不开了，就走上了绝路。可是瞿奇不会。突然想走绝路，突然之余，他在哪儿找到的绳索呢？即使是可能别人给他送来绳索，但别人怎么知道他突然想自杀呢？这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

文静盯着吊钩的眼光下意识地下移，最后移到那张凳子上，凳子的位置没有动，保留着瞿奇用时的位置。文静看着看着，猛然站起身来，双脚站在那张凳子上，双手假设着做着拴绳索的动作。瞿奇的个子比她高，所以她按照瞿奇的身高一步步完成自杀的可能过程。先是拴绳索，当时从现场看，绳索在吊钩上从下往上缠了四圈，然后从左到右结了一个死结。文静比划着，心想不对，假如按文静的身高，缠绕绳索的方向应该是从下到上，这样顺手。而瞿奇比她高，缠绕时使的气力要小一些，那么这时缠绕的方向，最有可能从上往下缠绕，那样也是顺手。再下一步，固定好绳索后，就会结一个活结，然后把头套进去。再之后呢？再之后就必须移去双脚支撑点，使身体重心都移到套在颈部的绳索上，才可能窒息而亡。若是还有另外的人在场，另当别论。可是没有的话，那只有靠瞿奇自己移动了，但是当头套进绳结时，移动凳子的一种方式是，用脚踢翻凳子。但从现场看，瞿奇没有踢翻凳子，而是像荡秋千般地荡离了脚踩的凳子。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瞿奇自杀的可能又减小了。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不管他自杀之心如何坚定。在生与死的一瞬之间，特别是在心智不清的状态下，本能几乎就是一种最直接表现出来的行动。瞿奇荡离脚踩的凳子后，必然会有一个惯性般的摇晃，摇开摇回，摇开时，窒息让他感到痛苦，摇回时，脚必然会触及凳子，本能会促使他重新以凳子为支撑点，以减缓窒息的痛苦。反复几回，他就会改变主意。所以为什么许多想自杀的人，反复几次都死不了，大致就是由于本能的阻止，再加上本能实现的条件存在。

文静不知道自己想了有多长时间。这时她听到窗外白鹭的鸣叫声渐起。文静走到窗前，外面的天色微明，对面的竹林片片白点，越来越多的白鹭飞翔盘旋，准备出外远征觅食。

新的一天，新的生机，在白鹭的鸣叫声中开始了。

四

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天， 文静看了一眼手表，刚刚凌晨六点多钟。市公安局的几位领导上午一定会来，毕竟事关重大。文静也不想再补觉了，站起身来朝外走。

整个走廊寂静无声。

文静一直往东走，走到尽头，却发现二楼的走廊门被锁得严严实实。再转身即见一间客房的门上标写着”值班室”的字样。文静不轻不重地敲了几下，没人应答。

自己被关起来了。

前天晚上被关起来的是张威，王若珍，还有瞿奇。被关意味着这三个人是无法自行出入这道门的，同时也意味着，被关的时间内，这三个人的行为门外的人是不知道的，只要没有弄出惊天动地的声响。这就是说，案发当晚，这三个人都是处于一个空间，时间全封闭的环境当中。这种封闭环境是偶然性的，还是非偶然性的，引起了文静的思索。也许她的职业神经使她总是把谋杀摆在第一位。若是谋杀，这样的封闭环境必须是事先谋划好的。封闭环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消除谋杀的证据于无形，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听见。若都是自杀，封闭环境显得无关紧要了，即使有人看见，即使有人听见，只要不是在关键时间，即能够阻止自杀行为的时间之内。

可是目前所得，没有证明有人故意创造了封闭环境。

祁梅过生日，包下了整栋山庄，若不是临时有事，这三个人就不可能身处封闭的环境。一层楼仅仅住了三位客人，服务小姐得以偷闲锁了门去楼下打麻将。如此看来，封闭环境的起始，应该是祁梅了。但是祁梅是偶然有事不能同来，况且又是非去不可的事情。

文静矛盾重重地思索着，即使祁梅想故意创造封闭环境，但她不知道服务小姐有锁门打麻将的习惯。如果服务小姐没有去打麻将，封闭就是不现实的了。服务小姐可能能够听到或看到，换句话说，那三个人会以为服务小姐能够听到或看到。如此看来，封闭环境的起始不是祁梅，而却是服务小姐了。那么服务小姐锁门打麻将，是偶一为之呢，还是经常如此？

文静立刻得到验证。

前天晚上刚刚死了人，死了三个人，死的还都是县局一级的领导，甚至一个警官还住在案发现场。一般而论，服务小姐的锁门打麻将的习惯怎么着也该收敛一下。可事实上是，服务小姐照打不误，这是为什么？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习惯根深蒂固，只要可能，这样的习惯是不会改变的。

眼前的服务小姐是不是打麻将去了呢？

文静试探性地重重地敲击着锁严实的门，又高声喊了几声，却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文静释怀地点了点头，这才拿起服务台上的电话。

山村的清晨让人爽心怡目。文静慢步在稻田的田埂上，贪婪地呼吸着湿润微带草腥的空气，肺中污浊之气荡然无存。她刚才亲眼看到，总值班室里麻将正酣的场景，白鹭山庄对此习以为常。

这就是说，只要祁梅知道白鹭山庄这一规律性的习性，她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封闭的环境。尽管目前还没有丝毫迹象祁梅与三个人的死亡有什么样的牵涉，但文静总下意识地想到祁梅。

白鹭山庄命案还没有全面展开调查，许多情况无从断定。但是有一点文静清楚，这三个人的死亡，于外部关联不大，假如是谋杀，由山庄外部潜入的可能性基本上排除了。这是前提，是文静深入思索的前提，也是即将展开全面调查的前提。从目前来看，与这三个人有关联的，就只有祁梅了。张威与王若珍为祁梅而来，瞿奇是被祁梅留下的，虽说仅仅因此猜测祁梅与三人的死亡有何种直接的关系，未免牵强附会，但是不管这三人是自杀也好，他杀也好，都是始于祁梅的生日。在没有另外的线索的时候，文静当然要把祁梅翻过来倒过去的想一想。

祁梅从外观上看，精明强干，四十上下的女人，面色自然没有年青女人的风韵了，可是她那种成熟，威严的气质，却在不怎么年青的面容后面跃跃欲出。她想当官，她也会当官，她会利用任何事情来理顺自己的仕途，包括自己的生日。她利用与闻达的关系，利用自己生日的机会，遍请政要，这是攀附权势最简单的手段，也是最实用的手段。可是，为什么她偏偏选中了白鹭山庄呢？

从某种角度而言，假如祁梅选择的是别的什么地方，那三个人也极有可能死亡，不过死亡的地点有异，因祁梅的选择而异。自杀或他杀，结果并不会因为地点的变更而变更。自杀或他杀，实际上在祁梅确定要过生日开始，就已经确定了，除非祁梅临时撤消过生日的计划。如此一来，祁梅选择白鹭山庄过生日是出于何种动机，又是出于何种缘故，就显得有弄清楚的必要了。照通常情形看，祁梅的选择一定是有并不离奇的动机与缘故，假如动机与缘故都属正常，那么案情的探查方向就单一地指向张威，王若珍和瞿奇自身，假如真是这样，那这桩案件就不会有什么离奇之处了。

文静极想证实祁梅的选择属于哪种可能。

证实的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与祁梅面谈。就在文静思索着如何与祁梅面谈的时候，祁梅让人意外地自己出现在文静的面前。她们两人是在栖息白鹭的竹林旁的小道上相遇的。

文静不解地问：”祁局长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找我？”

“对，配合警方的调查，是义不容辞的吗，对吧？”

“对，你也是当事人，该叫责不容辞。”

祁梅一征，随即皱起了眉问：”当事人？”

“请你别误会， 那三个人毕竟是死在了白鹭山庄，而白鹭山庄又是你选择过生日的地点。”

“所以我也有嫌疑了？”

“有没有嫌疑，是靠事实断定。”

祁梅四处张望了一下， 对文静说：”文警官，这样吧，前面有一家农舍，不如我们到那儿去坐坐？”

文静低头看了一眼表，这时时间是上午将近9点。文静说：”现在可能不行，我要回白鹭山庄等我们局领导。”

“对， 我来时和刘副局长通过电话，他说你们局里几个领导上午开会来不了，我这才专程赶来和你面谈。”

文静惊讶得张开了嘴，刘副局长没有打电话告诉文静这一变动，却直接告诉了祁梅。尽管祁梅是国土局的局长，但毕竟是另外一个系统。况且目前还无法断定祁梅与这一案件的关系的时候，这么做有违常规。

祁梅猜出文静在想什么，祁梅老于官道，她猜得出来她这句话让文静很惊讶，弄不好还会生发出反感。 于是赶紧解释说：”你别再意。不是你们刘副局长给我打电话，我打的。我是想问问需要我做些什么，刘副局长说，若有时间，最好趁这个时间与文警官见一见。而且他还保证说，你一定也很想见到我。我不知道刘副局长这句话是不是当真的？”

当然是当真的。

刘副局长对这桩案件的初始思索，必定在始于祁梅方面与文静想到了一起，在彼此了解很深的基础上，刘副局长会想到文静此时此刻最想做什么。既然局领导上午来不了，这个时间让给祁梅和文静，对下午的汇报是有好处的。只不过不知道祁梅来见文静，是出于情愿还是出于情势？

农舍的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见祁梅与文静朝着她这边走过来，立刻笑呤呤地迎上来。身着便衣的文静是做什么的，她也许看不出来，但祁梅是做什么的，她一眼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祁梅身上那种雍容华贵，再怎么着也是有身份的人，有身份的人大都有钱，没钱的有权，有权其实还就是有钱。妇人招呼着两位在庭院里的一张木桌前入座。 祁梅往四处眼神颇挑剔地打量了一番，语气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这有干净点的地方吗？我们想谈些事情，给我们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妇人忙不迭地说：”有，有，到楼上去好了，又干净又安静。”妇人不知道什么叫清静，推测与安静差不了多少。

妇人所说的楼上，其实就是二层农家小楼的楼顶。平坦的屋顶上用石棉瓦搭建了一个棚子。摆着几张桌子，几张椅子。看情形是来吃农家乐的游客打麻将的地方。祁梅看了看，支使着妇人把两张铁制沙滩椅并排摆在靠近楼顶棚边缘的地方，面向着白鹭林。然后问：”有茶吗？”

“有，有，马上泡。”

“什么茶？老阴茶不要来。”

“花茶行不行？”

“花茶？几级？要成都的，特级花茶。”

文静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了。”这哪有特级花茶？你就将就点儿吧。”

没待祁梅说话， 妇人却抢着说：”有，有，我马上去买。两位大姐还要什么？要不要再买点别的？”

祁梅摆摆手。

文静昨夜一夜未眠，这会儿困意涌上了头。她随意择了一张沙滩椅坐了下来，双手揉搓着两侧的太阳穴。眼睛轻轻闭上了。

“文警官昨晚没睡觉吧？ 听说干公安工作的喜欢晚上工作，是不是晚上思路比白天清晰？”

文静没有睁开眼，心里想着刚刚参加工作时，听老同志回忆说，七十年代公安系统大部分人都喜欢加夜班，借口就是晚上比白天思路清晰。但实际上晚上加班有三角钱的加班费，三角钱在那年代，是一包好一点的香烟钱。有人算过细帐，假如加班多几天，烟瘾不大的话，一个月的烟钱不用管老婆要了。想到这，文静笑了笑，睁开眼睛说：”我想祁局长昨晚也没睡好吧？”

“岂止是没睡好，简直就是一夜未眠。”说罢，还证实般地揉了揉腰。

“可以理解。毕竟死了三个人都是你的部下，一定是关系很铁的部下？”

“张威和王若珍是很铁， 瞿奇谈不上。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要把瞿奇留下来？我本来打算安排纪委的人星期一找他谈话的，哪里想到他会自杀。”

“纪委？你是指的你局里的纪律检察委员会？”

“是啊。 上个月有人举报瞿奇挪用了移民资金，而且数量惊人，高达千万元。这些人，手里一有钱，眼睛都会绿，想着法子往自己腰包里揣。他就不想想，那是能挪用的钱吗？”

“有证据吗？”

“纪委的人还没有查， 不过我想拿到证据轻而易举。物质不灭吗，那么一大笔钱，总得有个来龙去脉。”

“那纪委的人准备找瞿奇谈什么？”

“具体谈什么， 我还没有听汇报。不过我的意思已经跟他们讲了，先谈一次，给他一个主动交待的机会，对干部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吗。”

“那祁局长的意思，瞿奇是畏罪自杀了？”

祁梅表情惊诧地盯着文静，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除了自杀，还会是别的什么吗？

“假如瞿奇是畏罪自杀，那么张威和王若珍也是畏罪自杀吗？”

祁梅的表情越发惊异了。

“张威和王若珍是自杀？”

这回轮到文静表情惊异了。

“你是说张威和王若珍是被杀？被谁杀？”

“文警官，你昨晚想了一夜，就想出这些结论？”

“结论不是靠想能想出来的。”

“据我看， 张威和王若珍是被瞿奇毒杀的，杀死这两人后，瞿奇再上吊自杀。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那瞿奇为什么要杀张威和王若珍呢？”

“这我可猜不出来了。”

“但你猜得出来瞿奇杀死了张威和王若珍？”

“这不是明摆着吗？ 当时二楼只住着他们三个人，没有外人进入，也没有外人投毒，张威和王若珍又没有自杀的动机，除了瞿奇还会是谁干的？”

“那怎么解释张威和王若珍手机包里的毒药瓶子呢？”

祁梅好象耐住性子般地说：”那不会是瞿奇放进去的吗？”

文静没有再意祁梅的语气中的轻视。

“按照祁局长的思路， 瞿奇先设法进入张威和王若珍的房间，将毒药放进茶杯里以后，又出了房间。等到估计毒药毒死那两人之后，再次进入房间，将毒药瓶放进两人的手机包里，清除自己进入的痕迹，制造两人服毒自杀的伪造现场。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上吊自杀？”

“大致如此。”

“可是为什么要放两瓶毒药呢？”

“不知道，也许是想伪装得像一点儿吧？”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另外哪种可能？”

“张威和王若珍杀死瞿奇后服毒自杀？”

祁梅像是被谁触到痒处一般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欢畅自然，笑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文静不动声色地等待祁梅从失态中恢复过来。

“文警官，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瞿奇怎么会俯首帖耳地让别人勒住脖子吊死呢？”

“若是先行麻醉呢？”

“但现场没有发现麻醉品呀？”

文静淡淡一笑。

“我看另外的可能还真有。”

“请讲。”

“三个人兴许都是自杀。”

文静默默无声地陷入沉思。

五

中午祁梅坐东请文静在这家农舍吃了一顿便饭。

祁梅讲了许多三个死者的情况，特别是张威与王若珍的关系，给文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说到最后，文静与祁梅对案情分析始终无法一致。

祁梅认定可能只有两种：三个人自杀或瞿奇杀人后自杀。而文静却在这两种可能之后认定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张威与王若珍杀死瞿奇后自杀。

下午向局领导汇报时，文静特意附带着将这一分歧述说了一遍，刘副局长说：”祁梅其实是肯定瞿奇的死不可能是他杀？有更多的依据吗？”

文静在与刘副局长探讨时，同来的杜局长没有说一句话，这让文静忐忑不安。

杜局长也是刑警出身，他的左腮下长着一颗痔，又黑又大，更奇的是痔上稀疏长着又长又软的胡须。他思索时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垂着眼皮用手摩挲着痔上的胡须，跟他处久的人，都知道接下来十有八九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 杜局长突然打断了文静与刘副局长的探讨，双臂叠抱胸前说：”你们先别说那么多。我问你文静，自杀或他杀的二种可能中，你倾向哪种可能？”

“他杀。”

“说说看？”

文静将昨夜假设的过程述说了一遍。杜局长显然对风扇钩上拴绳索的顺序独有兴趣。他站起身来问文静：”我的身材与瞿奇差不多吧？”

文静笑着说：”不知道，反正你和瞿奇都比我高。”

杜局长没有笑，只是说：”那就行了。”说罢也站在那张凳子上，抬起手在风扇吊钩上比划着。

“文静想的有道理。个子高的人，最顺手的顺序是由外往里绕四圈，然后打结，个子矮的人，最顺手的顺序是由里往外绕四圈，然后打结。拴绳索的人，是瞿奇自己也好，是别人也罢，都不会考虑到顺序的区别，没有刻意为之的必要，怎么顺手怎么来。文静你想到这一点，是不是想证明拴绳索的有可能不是瞿奇自己？”

文静点点头。

“再加上你的关于本能可能阻止自杀的分析， 由此断定他杀的可能性高于自杀的可能性？”

文静又点了点头。

杜局长又开始摩挲胡须了。

刘副局长问文静：”文静，你注意到那根绳子了吗？”

文静不解其意地问：”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那根绳子是用三根细绳编起来的，就像你们女同志编辫子那样。”

文静后悔自己的疏忽。

“是不是编得又紧又齐整？”

这回是刘副局长笑了。

文静突然想起一件往事。

在她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次文静加夜班，早晨回家时，看见女儿的辫子编得又松又乱，女儿说是爸爸编的。文静不高兴地动手重新编，丈夫在一旁委屈地说：他早上起来编辫子就编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但总是编不好。男人虽然手劲大，但编辫子总是编得又松又散，这是因为不会用巧劲。

“刘副局长，你的意思，那根绳子至少不是瞿奇编的？”

“那也不一定。我见过有的男性精于女工，打毛衣打得比女人都要精致。”

杜局长说： “这就有意思了。你可以查一查瞿奇是不是老刘说的那种精于女工的男人。假如不是，那根绳子就有可能不是瞿奇编的。不是瞿奇编的，就有可能不是他带来的绳子，不是他带来的绳子，就有可能是别人的绳子。别人的绳子吊死了瞿奇，瞿奇自杀可能就又减小了。”

文静哈哈笑起来说： “杜局长怎么像是说顺口溜，一顺顺出这么多可能。杜局长你到底想说什么？”

刘副局长说：”杜局长的意思，你可以深入查查瞿奇。”

文静乐了，试探地问：”那么两位局长同意立案了？”

六

文静把专案组总部放在了白鹭山庄。

她把陆续赶到的警员分成了四个组。第一组常驻白鹭山庄，其责一是负责汇总各方调查情况，全面协调调查工作；二是就近在三多桥村范围内深入摸排，以期获得新的线索。

另外三个组分赴涪陵、万县、长寿三地，针对瞿奇、张威和王若珍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

涪陵、万县和长寿三地的调查进展很快，到五月十六日下午，基本情况都汇集到白鹭山庄。

文静似乎已经摸到案情的脉络。

瞿奇、张威与王若珍都有挪用大笔移民资金的事实，尽管挪用的数额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儿三人惊人地相似，文静断定绝非巧合。

三个人挪用的移民资金中都有一笔下落不明，瞿奇是200万，张威是500万，王若珍是300万。下落不明意味着性质的不同。

移民资金的挪用，不管是用于修建宾馆还是盖了宿舍楼，都找得到归处，而下落不明，就有可能是为自己的一已私利而藏匿，挪用是违纪，藏匿是贪污，二者相较，当然贪污是重罪。挪用与贪污的罪行程度，应该是检察机关的业务范围。而从文静办案的角度，文静想弄清楚的是，这三笔下落不明的款项是不是相互独立的。

从汇集上来的材料看， 瞿奇是在上个月，也就是4月21日，口授县国土局出纳一次性支取出现金200万。 出纳回忆说，当时很为难，担心从银行取不出那么多现金。但瞿奇很强硬，也很急，说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取出来。至于这笔钱取出来做什么用，瞿奇只字未提。而与瞿奇相似的是，张威与王若珍也都是在瞿奇之前提取过现金。尽管张威与王若珍提取现金时没有表现出瞿奇那般的急迫，但都是现金，都是没有提及用途，到最后都是下落不明，这就是文静断定绝非巧合的初始原因。

假如说，提取现金是防止事发东窗的预防措施，显然是自欺欺人，这比那种隐蔽性的转帐方式贪污更公开，何况这三个人拿到现金后都在财务上签了字，签了字就等于说自己承认拿到了这笔钱。那么即是说，这是一种公开的行为，暗含着一种说法：我先用这笔钱，以后我会拿回来。

为什么张威、王若珍与瞿奇都会急于用这么一大笔钱？而且为什么都一定是现金？

现金最大的便利，就是便于移动。这三个人非现金不可也一定是想避免转帐的周折。而转帐的周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耗费时间。与此看来，这三个人都是想尽快拿到钱，尽快拿到钱还是为了能尽快用钱，什么用途使得他们要尽快拿到，尽快的使用？最有可能的是他们都遇到了突发性的事件，突发性的用钱事件，譬如天灾人祸，譬如商机财运，可是从调查情况看，他们取钱之前没有任何这些突发事件发生的现象，而且从什么地方都没有找到钱的下落。个人没有遇到用钱的突发事件，钱又没有了下落，可是支取时又非现金不可，那么另一种可能是，不是他们自己急于用钱，而是别人急于用钱。

假如这种可能存在，那么张威、王若珍与瞿奇三人支出的下落不明的现金就不是各不相关的三个独立事件，而是发生在不同地方，由不同的人支取出现金来的相互关联的事件。

这三笔钱很有可能是三个人死在白鹭山庄的直接原因，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文静决定继续按照这个思路推导下去。

一种可能是，张威、王若珍与瞿奇各自把钱取出来之后交给了同一个人，动机是想借用公款自己发一笔横财。不料交出后才发现事与愿违，于是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自杀。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文静记得报纸上披露过，有政府官员挪用公款炒股，有挪用公款赌博，亏空后因无法尝还而自杀。假如这种可能放在张威与王若珍身上，似有可能。可是若放在瞿奇身上，就风马牛不相及了。因为瞿奇本就不象是自杀。

另一种可能是，张威、王若珍与瞿奇各自把钱取出来交给同一个人，动机是行贿。行贿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一个是为了挪用大笔移民资金而有人在上面罩着。这实际上叫以小换大。假如真是如此，不仅瞿奇不可能是自杀，而张威与王若珍也不可能是自杀了。

文静遇到死结。

三个人都不是自杀，那么三个人都一定是他杀。问题是他杀，他为何人？现场表明，三个人死亡时间内没有外人进入，可见他者必定是三个人中间某一个人。瞿奇不是自杀，杀他的人一定是张威与王若珍中间一个，或者两人一起干。一人也好，二人一起也好，杀死瞿奇之后，他们又是被谁杀死的呢？反过来同样，即使是瞿奇投毒杀死了张威与王若珍，可是又是谁把瞿奇吊到风扇钩上的呢？

文静这时想起小时候跟母亲学织毛线衣，遇到毛线打死结时，母亲都是教她用毛衣针细细的尖刺进死结，然后挑松死结任一一条线，直到整个死结松散，松散到用手可以抽动的时候，死结就很容易解开了。

那么眼前的死结又该如何呢？

先假设瞿奇死于张威与王若珍之手，就好象死结松动了一条线，剩下的就是张威与王若珍的死亡之迷。而这样的假设的前提，就是张威与王若珍必须有杀死瞿奇的动机，动机就好象是刺进死结的细细的针尖，首先要刺得进去，才可能挑松死结的线。

可是动机何在？

置人于死地的动机，必始于关系自身生存的利害关系。可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瞿奇都没有可能触及到张威与王若珍的利害关系。文静听说在来白鹭山庄的路上，三个人曾有过争执，可是这绝不是杀人的动机。等等，瞿奇被害，一定是触及到别人的利害关系，这个别人，并不因为张威与王若珍的否定而不复存在。循此而进的话，就有可能被触及利害关系的人支使张威与王若珍杀死瞿奇。

假如真是如此，死结就已经松散得用手可以解开了。

张威与王若珍受人支使而杀人，那么支使者必定会再杀张威与王若珍灭口，虽然张威与王若珍如何死亡仍然是一个迷，可是逻辑架构已经清晰可见。现在关键问题是，若要证实这样的逻辑架构，首先得找出被瞿奇触及利害关系的人，找到这个人，文静就可以绕过张威与王若珍如何死亡之迷而揭示出案情的真实面目。文静之所以想绕过张威与王若珍如何死亡之迷，这是因为她觉得大处着手比小处着手更不容易绕弯子。

大处着手还有一个便利之处，被瞿奇触及利害关系的人，也同时必须是能够支使张威与王若珍的人，能够支使张威与王若珍的人本就不多，而能够支使张威与王若珍杀人的人更会少之又少。

归巢白鹭鸣声遍野，农家炊烟迷漫山间，人间微妙似乎只有白鹭知晓。

七

五月十七日，星期三。

祁梅如约赶到白鹭山庄，是在上午10点过5分左右。

昨天晚上，文静打电话找到祁梅，想约见面谈一次。祁梅说她也很想找文静谈。文静建议到市国土局祁梅的办公室见面，祁梅却说想吃白鹭园的豆花饭了，坚持自己亲来白鹭山庄。

祁梅一见文静，就急切地问：”案子破了？”

文静招呼祁梅先坐下，然后一边沏茶，一边故弄玄虚地说：”要说破，还没有，要说没破，离破也差不多了。”

“当警官的都是这样说话？”

“你先别急， 这么说有这么说的道理。你看，死在白鹭山庄的这三个人，自杀的可能性已经排除了，不是自杀，当然就是他杀。案子搞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离破不远了。”

“那是谁杀死谁的呢？”

“祁局长的意思，凶手一定是在这三人之中？”

“这还用说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文警官， 你还是直说吧。假如不违反你们的纪律，我想以市国土局局长的身份多了解一些详情。”

“我没有想到祁局长是急性子人？”

“我要给市委一个交待。”

“好吧。 我们现在可以认定，瞿奇是被张威与王若珍杀死的。至于是合谋还是单独作案，还要进一步调查。”

“这么肯定？瞿奇就不会因为挪用巨额移民资金而自杀？”

“据我们分析， 瞿奇的死是与挪用移民资金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直接关系的并不是所有挪用的1200万移民资金， 而仅仅是那笔下落不明的200万。进一步说，假如没有那笔200万，瞿奇既不会自杀也不会被杀。”

“我有点儿不明白。”

“那笔1000万， 瞿奇挪用去盖办公楼了，说到责任，至多也是领导职责问题。可是那笔200万下落不明，最轻也是贪污，是自身责任问题。”

“下落不明不就是贪污了吗？”

“瞿奇若想自己独吞200万， 他会做得更巧妙， 更隐蔽一些的。我们猜测，这200万，他没有自己得，而是拿给了别人。”

“就是拿给亲戚做生意，不还是贪污吗？”

“一点不假。可若是拿给了比他更大的官呢？”

“你是说向领导行贿？”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当然有。可是瞿奇用200万行贿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听听祁局长的想法。”

祁梅略微停顿了一下， 说：”行贿无外乎就是想升官，可是按他的年龄，往上走的余地不大了。最多也就是县处级，我说实话，仅仅为了县处级而用200万行贿，大可不必。所以说不大可能是行贿。”

“瞿奇行贿不是为了当官， 而是为了得到保护，就是想挪用移民资金而不被追究领导责任。祁局长，你说呢？”

“那么行贿的对象是谁呢？”

“很有可能就是你，市国土局的局长。”

“你开什么玩笑？”

“我说的不是玩笑，我说的是可能。”

“愿闻其详？”

“瞿奇挪用了1000万移民资金盖办公楼，再用200万向你行贿，寻求得到你的保护。你拿到钱后，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料中央要清查移民资金的使用情况。你保护不了瞿奇，但又收下了瞿奇的200万，即使现在你退还那200万，你仍是难逃其责，所以迫于情势，你设计了一个谋杀的局中之局。你事先曾来过白鹭山庄，获知白鹭山庄工作人员打麻将成瘾的习惯。于是你想到了一个把瞿奇，张威和王若珍封闭在白鹭山庄的主意。你利用你过生日的借口，叫来张威与王若珍，然后再用向瞿奇施加压力的曲折方式让他自己找上了门。为了避免自身的嫌疑，你陪外商吃饭，而让那三人先行。你支使张威与王若珍杀死瞿奇，之后伪造瞿奇自杀的现场。这是第一个局。假如警方认定瞿奇是畏罪自杀，一切大吉。假如不是这样，你还有第二个局。现场表明，杀死瞿奇的人只能是张威和王若珍。而这两人一死，第二个局就是一个死局，谁也解不开的死局。”

“你说千道万，还是说不清楚张威和王若珍是怎么死的。”

“这正是你的高明之处。 我知道张威和王若珍绝非自杀。可是你又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可是这个死局到一定时候，就有可能变成活局，变成可以解开的局。”

“你是说你没有我犯罪的证据，有的仅仅的猜想，对吧？”

“祁局长，你是不是高估你自己了？”

“我一向都很自信。”

“其实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有你的犯罪证据。”

“什么？”

“瞿奇行贿的对象根本就不是你。”

“你这玩笑可越开越大了？”

“我一向都不会开玩笑。瞿奇人很精明。精明的人都会想到，你保护不了瞿奇，即使给你再多的钱。挪用移民资金非同小可，挪用1000万更是非同小可了。瞿奇拿出200万行贿， 一定是向比你职位高的人，确定能够保护他的人行贿，否则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此其一。其二，这200万行贿，不是瞿奇自己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说明白一点儿，是那位比你职位高的人开口管瞿奇要的。这从瞿奇支取那笔钱时的急迫性中可以看出来。我假想那个人了解到瞿奇挪用移民资金的事情，借此向瞿奇许了愿， 所以瞿奇临时支使人迅速取出钱来。后来为了证实200万的作用，瞿奇到重庆，没有想到就此断送了性命。”

“猜想与证据不是一回事。你永远不会清楚张威与王若珍是怎么死的。”

“祁局长， 你又一次高估了你自己。我没有必要非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到时会有人说的。”

“你的意思，你们可以仅仅凭借空想定案？”

“张威和王若珍怎么死的我可能永远弄不清楚。 可是我现在就已经清楚，他们的死也与下落不明的钱有关。张威是500万，王若珍是300万，与瞿奇相同的是，他们也是被动行贿，换句话说，也是被人开口要的，假如我没有弄错，向张威和王若珍开口要钱的人，也一定是向瞿奇要钱的人，这样的活，总数加起来就有1000万之多。那个人拿到这样一大笔钱，想无声无息，不被人知，恐怕难上加难。他难的事情，对我而言就是简单。我只要找到这个人，一切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当然包括张威与王若珍是怎么死的，对吧？祁局长，在外人看来，我们这一行很神秘，其实很简单。有时候犯罪预谋人就没有看出神秘中的简单，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对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祁梅神情轻松地笑起来，这倒让文静大感意外。

“文警官， 我的确低估了你的逻辑推断能力。我既然也是嫌疑人，我可不可以走呢？”

“当然可以。我没有拿到证据之前，你是自由的。”

八

五月十八日，星期四。

重庆市国土局局长祁梅向检察机关自首。白鹭山庄谋杀案有关卷宗随即移交检察院。

文静对祁梅自供辞中预谋过程没有异议，但对祁梅自供为单独作案很不以为然。

祁梅说她分别向瞿奇，张威和王若珍索要共计1000万的移民资金，全部用于赌博。尽管祁梅案发前曾四次赴澳门公出，每次都声称参与豪赌，每次都不例外地输得一败涂地，但文静认为这其中必是另有隐情。检察院的办案人员问何以如此，文静列举出几个疑点：

凭借祁梅与张威和王若珍的关系，索要巨资，尚有可能。但向瞿奇索要，就不那么可能了。从人事隶属关系看，瞿奇对自己的仕途发展有自知之明。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祁梅的索要，瞿奇最有可能的是推拒，况且很容易就能找出一大堆的理由。祁梅自供向瞿奇索要时，正值张威和王若珍给的钱已经挥霍得一干二净，是想尽管筹措一笔钱捞本。既是急于捞本，那就一定考虑选择最便当的途径筹措，万一瞿奇拒绝，那祁梅岂不就是回天乏术？相比较而言，与其向可能拒绝的瞿奇索要，倒不如再向张威和王若珍开口，这既合情也合理。可是祁梅没有按情理行事，就有可能向瞿奇索要的人不是祁梅，而是另有其人，祁梅于中至多起一个搭桥的作用。

祁梅自供，她一面支使张威与王若珍谋害瞿奇，另一方面又分别支使张威谋害王若珍，王若珍谋害张威。张威与王若珍的死，一定是彼此投毒，但仅仅靠祁梅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支使的。若想说动一个人去投毒杀死另一个人，非得要有充足的把握，尤其是祁梅深知张威与王若珍之间的特殊关系。祁梅供述，她的把握就是张威若杀死王若珍，那么张威就可以推说把挪用的巨资交给了王若珍，反之亦然。张威也好，王若珍也好，为了保全自己，可能会把那种特殊的关系放到一边。但是，在面临被追究责任与杀人的选择时，他们都不会选择杀人。张威和王若珍把钱都交给了祁梅，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具实交待，罪责不会很重。可是杀人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能够说动张威与王若珍彼此投毒，非得要有另外的许诺，非得要有使得张威与王若珍都心甘情愿的理由，不管是什么，肯定祁梅是办不到的。

文静最后说，祁梅所做的一切，索要巨款，谋划犯罪，实施细节，直到向检察院自首，都不是为她自己，是为了别人，是为别人做嫁衣裳。

根据文静的建议，检察机关将案件调查向更深入发展，并据祁梅的社会关系，确定了一些新的嫌疑人，其中就包括市委组织部部长闻达。

